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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以后，越发觉得时间

过得飞快，一转眼就又是一年了。

和所有的人一样，我在经历生

命成长与成熟的过程中，同样不可

避免地遭遇了亲人离世的痛苦和无

奈。然而那些渐行渐远的面容，却

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忘。反而随

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更清

晰地记起与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

光，也更加怀念那些给过我无尽疼

爱的逝去亲人。

对亲人离世最早的记忆，是 7

岁那年曾祖父离开的时候。听妈妈

说：我的到来，让劳作一生却突然

患病瘫痪的曾祖父特别兴奋和开

心。我是78岁的他第一个曾孙，也

是他唯一亲手帮忙带大的孩子。那

阵子，执拗的他整天不说一句话，

而且拒绝打针、吃药，一心想求速

死让家人解脱。因为有了我，父母

再去干活的时候，孤单的他就有了

伴、有了精神寄托。同时帮忙带带

孩子，也让他不觉得自己那么没用

和多余了。

从拿着拨浪鼓逗摇篮里的我

笑，到怕摔着把会爬了的我绑在他

的胳膊上，再到紧张地盯着我扶窗

台学步。他的眼睛和心，那些年几

乎没有离开过我的身影。后来，一

天天长大的我成了他的腿、耳朵和

传声筒，我和他甚至私密地结成了

一个小小的联盟，偷偷对抗着父母

告诫我不许吃糖、提醒他按时吃药

的“命令”。直到他85岁去世，我一

直都在身边陪着他。

第 二 个 离 开 的 人 是 我 的 姥

姥。姥姥对我的爱具体到我身上的

衣服和鞋帽、嘴边从不间断的零

食、以及亲手制作的小玩具上。姥

姥的手特别巧，不仅会照着我的模

样，剪一串扎着羊角辫、穿着花棉

袄的纸娃娃、还会缝绣球、编蒲团

和草靰鞡。最令我惊奇的是，姥姥

能用高粱秸秆扎一整套惟妙惟肖的

大马车出来，比赶集我坐过邻家那

套真马车还要漂亮。我不知道姥姥

那双神奇的手，是怎么把它们做出

来的。但我知道，只要她来就会大

包小裹地给我带很多新奇好玩的东

西。

姥姥走的时候我已经15岁了，

放学回家看到早上还躺在炕上的姥

姥，被蒙着脸停放在地中央的门板

上，我便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号啕大

哭。当妈妈把我拉起来，一边给我

系上白孝带，一边流着泪对我说：

“别哭，别让姥姥走得不安心”的时

候，我知道那个会给我做绣花衣的

姥姥再也回不来了。

最近这次是 2 年前婆婆的离

开。此时的我尽管已经成年，也

陆续经历了多位亲人的逝去，可

婆婆的猝然离世还是让我伤痛不

已。朝夕相处 17 年的时光，尽管

我们也曾有过摩擦和矛盾，但正

是婆婆不遗余力的扶持和帮助，

才让原本任性怯懦、充满孩子气

的 我 ，成 长 为 今 天 这 样 独 当 一

面、自信勇敢的自己。在这个不

断磨合的过程中，我和婆婆慢慢

成了相互理解和牵挂的亲人。

又逢清明，每年在这个弥漫着

伤感与惆怅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去

看看这些离世的亲人。在他们的墓

前焚一炷香、送一束花，以此来慰

藉人间四月天里，我那颗一直沉浸

在思念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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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都有梦，特别是大学梦。当大学毕业之

后，特别是当人步入中年之后，寻梦之思更切。大

凡于安徽劳动大学学习工作过的学子和老师而如

今无论在何方，心中可能都怀有对“劳大”挥之不

去的眷恋情怀。尽管“劳大”已告别了属于它的历

史，但仍然使“劳大”人魂牵梦绕。我是在“劳大”

学习过的学子，离别“劳大”已30年了，多么想能

够重返原安徽劳动大学--这个寻梦的地方啊！

一

说来也巧，我得到了重返劳大的机遇。过去

的劳大校园原址已交给安徽省农垦管理局辖属的

麻姑山茶茧场，近年已改制属于敬亭山茶场麻姑

山分场。因我爱人张红霞同志在局里工作，是有

机会去麻姑山分场的。2012年12月的一天，应邀

我随同她去了敬亭山茶场麻姑山分场，重返劳大

看看。接我们的车先到敬亭山茶场总部，得到皖

垦茶业集团张国祥老总等领导的热情款待。在接

待室里首入眼帘的，就是曾来这里参加每年春天

采风笔会一些著名文人而留下的书画屏，特别是

当我看到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书法的作者吴雪

时，内心忽然一亮，这位省著名书法家，不就是原

来劳大哲学专业七七级的学子吗！？

第二天一大早，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当车来到

宣城叶家湾时雨却大了起来，我心想老天爷应当

体谅一下我们的心情。说真的，当我们参观劳大

旧址时雨果然停了，虽说是寒风阵阵，雨后劳大的

景色还是不亚于当年那样满园春色、令人陶醉。

（在蒙蒙的细雨里，劳大整个校园像被轻纱漫裹的

刚刚出水的芙蓉那样秀丽挺拔。在校园中当年碗

口粗细的树木，如今已长成一人已抱不拢的参天

大树，满园香樟、雪松像织就绿色的大网把整个劳

大校园笼罩在苍翠之中。后面的水库、山崖，在回

荡的雾气中如神话般地时隐时现。放眼远眺，真

是：美哉！劳大！我们先来到原劳大图书馆，它是

当年一座满足全校教学与科研的图书基地，现在

样子没变多少已被刷新，只是已变成了一所老年

托护中心。来到当年的学生餐厅，它虽然陈旧了

许多，似乎依然还能想到当年同学们打饭排队的

情景，现在已变成了仓库。最令人难忘的是当年

的双子楼，教学大楼和实验大楼，这是当年学子求

学的殿堂，是承载着青春和梦想的地方。当我们

凝望这座当年宏伟的建筑，有多少导师学子在这

里传道授业，而如今这些学子已成为国家建设的

栋梁。那时年轻的老师如今都已两鬓如霜。当年

的学生宿舍楼和教学楼如今已成为“安徽文源职

业学校”。这是2005年由李奇林创建的中等专业

学历教育的学校。令人醒目的，是在宿舍的墙上

写着斗大的“永恒的劳大 发展的文源”醒目标语，

以示这里人要把劳大的文化精神传承下去。他们

力图保存着劳大原貌，把校园管理得洁净齐整。

我们又来到了“大学湖”，这是后来建设的可谓现

在最美的地方，小桥碧水，一座飞檐紫红顶的凉亭

坐落在湖的中央，与远处的茶园交相辉映，一片湖

光山色，美景如画。它对劳大整个景色起到了“画

龙点睛”的作用，实为好景致，观后实为感叹！

二
安徽劳动大学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但它

对安徽省教育事业发展的贡献却是永载史册的。

1965年中共安徽省委根据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

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报国务院批准，

当年1月1日在宣城叶家湾正式创办安徽劳动大

学。1966年安徽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政治经

济学专业）并入劳大，壮大了劳大原政治系的力

量。同年，“文革”开始。1969年在全省拆、并、迁

中，原合肥师范学院政教系和安徽教育学院并入

劳大。劳大作为综合性大学，1971年设四个系，

扩大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教、汉语言文学、数

学、物理和农学七个专业，1975年增加了茶叶专

业。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数理系分为数学系和

物理系，各专业均为四年制学制。1978年开始招

收我国文革后首批哲学专业和政治经济学专业硕

士研究生，学制为3年。

到1981年底在校学生数为1399人，教职工

608 人，自 1971 到 1982 年，共培养本、专科生

3720人，不包括在劳大上学后调到安大哲学、政

治经济学、中文七七级毕业生近600人，硕士研究

生11人。在教学科研方面成果显著，特别是哲学

社会科学，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共运史、中

共党史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业绩。在全国刊物发

表数十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红楼梦》、鲁

迅研究等方面崭露头角，不少专业参加编写一些

质量较高的统编教材和学术专著，1973年在商务

印书馆出版了《西方近代哲学史》，在国内哲学界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还出版了20期《安徽劳动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受到普遍重视和欢

迎。1978年10月由劳大发起，并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商务印书馆、安徽劳

动大学等共同举办召开了文革后全国首次哲学大

会：“全国西方哲学史研讨会”，史称“芜湖会议”，

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在省1979年到1981年的系科调整中，劳大保

留了农学、茶叶等系科，哲学、经济、中文等专业的

学生及科系作为主体并到安徽大学，还有一些教

学人员与理科学生等调到了其他院校。1982年9

月省政府正式决定将安徽劳动大学改为皖南农学

院，1989年5月1日皖南农学院被撤消，师生并入

合肥经济技术学院。至此，劳大完成了它的历史

使命。

三

安徽省农垦管理局接收了皖南农学院校园和

遗留人员，交由当时的麻姑山茶茧场管理。20多

年过去了，劳大校园至今仍保持了原貌并有很好

的发展，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是当

时接受皖南农学院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

之一，当时的麻姑山茶茧场的党委书记、

场长张宝书同志。

原劳大占地面积945亩，农场耕地

3000亩，旱地400余亩，水田1000余亩，

茶园1600余亩。作为麻姑山茶茧场的

党委书记、场长张宝书认为，劳大遗留下

来的土地、建筑固然重要，然而劳大遗

留下来的更可贵的是难以估价的文化

精神。为了发扬与纪念劳大的文化精

神，纪念这里曾经办过大学，在当时茶

茧场经济较为艰难的情况下，投资 18

万元修建了“大学湖”。而来到这里的

当年的学子无不交口称赞，这为原劳大

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上世纪 90年代，

正赶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由于茶茧场经

营模式单一，效益不好，职工生活艰

难。现任麻姑山分场的蒋场长，告诉我

们那时职工半年才能发一次工资，除满

足小孩学费外所剩无几贴补生活。在

这种情况下，不少来自浙江、广州的及

其他省商人想出高价购买原劳大院内硕大的香

樟、雪松等珍希树木。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是符

合不少人“生财之道”的想法，也可解决群众生活

上的燃眉之急。可被当时的书记、场长张宝书坚

决地拒绝了，他说：“这是劳大留下来的一种象

征，它里边包含着多少劳大人的心血，一棵也不

能卖！”原劳大的这一片绿荫，就是这样被保留

下来的。为了解决职工生活问题，张场长决定

领着大家走多种经营的路子。原劳大校园的那

些荒山就被全部开垦出来，种植良种茶树，职工

每户都有自己的茶园，就这一项给职工带来了

不少的收益。张宝书说是党的政策和局领导的

关怀使麻姑山茶场脱贫了，富裕了，也给原劳大

校园增添了勃勃生机。近些年来，每年都有一

批批的人陆续来到劳大旧址，追寻往日的青春

足迹，其中不乏一些政要、专家学者及不同领域

的成功人士。

如今，原劳大的整个校园风光旖旎，茶香

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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